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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的宪政价值 

丁德昌 

(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摘要：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近代联邦建国的最早试验，是民初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宪政启蒙，也是超大型国家社会民主的最初尝试。它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初步觉醒，推动了公民社会的萌生。尽管 

在实际运作中它并未取得理想的成就，但确是中国历史上宪政在一省范围内公民实际生活中的第一次真正运作， 

为湖南公民社会提供了一次实践宪政民主的历史契机。 

关键词：湖南省宪法；省宪自治；联邦；宪政 

中图分类号：D90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094−07 

肇始于 1920年终止于 1926 年的民初湖南省宪自 

治运动破天荒地创立并实施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省宪。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由于不合时宜，最终被湮没 

在历史的烟尘中，被历史所遗弃，后人对它的评价褒 

贬也极为不一。有人认为它是“军阀规避取巧，维持地 

盘之口禅”； [1] 而另外却有人认为它是中国政治舞台上 
“一朵鲜艳的蔷薇” [2] ，是“切要之图”，是救国的“捷 

径”。 [3] 笔者以为，只要人们还相信宪政是构建人类美 

好政治生活的不二法门的话，我们就不能否认民初湖 

南在中国宪政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民初湖南省宪自治 

的根本价值在于，湖南人所进行的宪政实践代表了中 

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因为只要人们还存在对美好幸 

福生活的向往，就必然追求宪政之路。这正如罗隆基 

所说，“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 

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 

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 

之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眼光的。” [4] 本文试图对民初湖 

南省宪自治的价值进行初步探讨。 

一、民初湖南省宪自治是近代 

联邦建国的最早试验 

辛亥革命，民国初建。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篡夺 

帝位的妥协，使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 

取。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军阀混战，地方日 

益坐大。中央集权权威的式微，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 

的政治整合能力日趋衰弱，中国社会又陷入传统历史 

的治乱循环之中。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和宪政民主是摆 

在中国人面前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而国家统一在民 

初历史背景下显然是更具有价值的基础性。是由上而 

下的武力统一还是自下而上的联邦建国，是两种截然 

相反的统一路径选择。武力统一的结果不一定当然导 

向宪政，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国家政权就是最好的历史明证。而联邦建国则是在下 

先筑宪政之基然后谋求统一，如成功则是一项宪政和 

统一并举的事业。特别是在民初军阀混战的十多年 

间，曾试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南北政府势均力敌，南 

北政府都难以征服对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 

精英们试图以省宪自治—联省自治—联邦建国的路径 

来实现国家统一和宪政并举的双重伟业，其历史的进 

步性是不容置疑的。 

这条联邦建国之路的价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的，“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 

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 

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 

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 

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 

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 [5] 湖南恰恰是这条渐进式 

的宪政与统一的救国之路的先驱。由于民初北洋军阀 

各派系轮流窃据中央政权，军阀连年混战，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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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宪政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已属不可 

能。以湖南为突破口，寻求宪政的局部解决，试图以 

局部带动整体，最终实现中国的宪政，是立宪派人士 

力图破解宪政坚冰的重大举措。民初湖南自治是民初 
“联省自治”运动的实践发端，现在不少研究者认为， 

“‘联省自治’运动以湖南为急先锋” [6] 、“湖南是全国联 

省自治的发祥地” [7] 、“湖南是联省自治的首倡者。” [8] 。 

湖南省宪自治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潮流的一个缩 

影，这个缩影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首创性、典型性和参 

与的广泛性。其首创性在于它破天荒地制定并实施了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省宪，这也是其最大成就。章 

太炎盛赞曰，湖南的立宪，是临时约法被毁弃后“法治 

精神之硕果仅存者”。 [9] 时人李云杭在长沙《大公报》 

上更是发表文章对之予以高度评价：“湖南省宪，开中 

国联省自治之先河， 将媲美于欧美。 ” [10] 湖南不仅在联 

省自治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而且也是唯 

一一个在实践中实行“省治”的省份，故而当时备受社 

会各方关注，“民国 11 年的湖南省宪，非但是联省自 

治运动中，第一个制定成功而被实行的省宪，也是我 

国破天荒出现的第一部被使用的宪法。” [11] 谭延闿在 
1920 年  7 月发表的“祃电”中强调的是“省自治”，是 

“各省自治运动的嚆失，也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的依 

据。” [12] 刘建强教授指出：“湖南是地方自治的首倡者， 

也是率先制定和通过省宪的第一省，特别应当提到的 

是，湖南还有一个形式上实施省宪实行‘自治’的时 

期，这在当时确属绝无仅有的现象。湖南的自治运动， 

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最具有典型性的地方自治运 

动。” [12] 

不仅如此，湖南省宪为其他省省宪自治提供了范 

本，其他省的省宪大多都以湖南省宪或湖南省宪草案 

为蓝本。如周鲠生在其《读广东省宪法草案》中指出 

的，“广东省县草案，大抵取法于湖南省宪。” [13] 有人 

说，湖南省宪自治是要分裂中国，自己组成一个独立 

王国。这种论调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因为湖 

南是因中国分裂而自治而不是因自治而分裂。尽管在 

自治的宣传中，有个别思想极端的人主张创立“湖南 

共和国”，但很快这种声音被维护国家统一的声音所 

否定和淹没，更没有被制度创设者所接受。 

在湖南省宪自治过程中，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一 

省范围内实现直接选举，由全省公民直接选举省议会 

议员。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国弱民穷、民生凋敝，湖 

南省宪自治运动的自治实绩在今天看来似乎乏善可 

陈。但是省宪自治中诸如赈灾救荒、废督裁兵、平民 

教育等自治事项仍然是可圈可点的。初生之物，其形 

必丑。虽然在第一次全省范围内的直接选举中的贿选 

现象较为普遍，但这是任何宪政民主国家民主运作初 

期的通病。初生的民主运动的稚嫩性并不能成为世人 

根本反对之理由。因为，任何事物的成长都有一个由 

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幼稚对于老成，犹如小孩之于 

老人。只要人们心中还留存着通过宪政安排政治生活 

的美好理想，就不能否认初生的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 

的价值和意义。杜赞奇评价道：“湖南的省宪法反映了 

自治和民主的理想，尽管实践中有很多缺陷，但直到 

被中央集权势力消灭之前， 它一直在发挥作用”， [14](193) 

“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团体在民主的道路上超越了 

湖南所走的这一步。” [14](184) 

总之，湖南民初的地方自治是清末民初中国宪政 

运动中具有开创性的事件，其所制定的湖南省宪法在 

中国宪政史上具有开创历史先河的价值和意义。它是 

中国近代宪政的理想在全国范围内失败后，中国宪政 

主义者试图在湖南等局部地域推行，然后由局部逐步 

扩张到全国，最终实现宪政理想，建立一种理想的政 

治生活模式。宪政自治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在民初湖南 

终于焕化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实践，虽然这种实践仍 

然只是局部的，也并未取得人们理想的成就，但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是非常辉煌的一页。省自治、联省 

自治的理论和实践，是反对独裁专制的一种手段，是 

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的一种武器。 

二、湖南省宪自治是民初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启蒙 

宪政的本质乃是限政，在于对公共权力的有力制 

约。这种制约的重要路径主要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 

权利制约权力，而后者的制约更为关键和根本。而公 

民单个的权利主体的弱势性难以形成对强势权力的有 

效制约，并且权利本身也时时面临着滥用的可能。故 

而，对公民进行宪政知识的教育，以及进行权利意识、 

法治意识等宪政意识的启蒙极为重要。对公民社会进 

行宪政启蒙是宪政文明的基石，宪政是对美好生活的 

政治体制上的合理安排。宪政是“人”的政治，是需要 

千千万万公民共同参与和维护的事业，对人的自由意 

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宪政意识的启蒙是宪政运 

动的基本前提。只有进行宪政的启蒙，才会有宪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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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没有宪政启蒙，宪政只能是建立在沙土之上。 

宪政启蒙是欲将长期匍匐在专制主义下的蒙昧无知的 

百姓唤醒，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的宪政精神去 

充实精神世界，洗涤其被专制主义蒙蔽的灵魂。宪政 

启蒙不仅要向社会公众传播宪政知识，更主要的是培 

养人们的宪政情节和宪政信仰。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是一次深刻的宪政启蒙运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了宪政理念和民主意识，培养 

和锻造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宪政理念和民主自治能力的 

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现代宪政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 

础和人才条件。民初省宪自治中的宪政启蒙主体是新 

绅士和新型知识分子。新绅士是清末具有科举功名且 

接受西方宪政思想和理念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 

绅士。新型知识分子主要是科举制废除后在新式学堂 

接受西方宪政知识和宪政理念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 

留学日本和欧美的知识分子。民初湖南省宪宪政启蒙 

的历史使命主要是由新绅士和新型知识分子所担当。 

通过新型知识分子和新绅士的宪政启蒙努力，向一定 

范围内的公民特别是城市的公民进行宪政启蒙，传播 

了自治理论，使一定范围内的普通民众的宪政知识得 

到初步普及，宪政理念得到初步发育。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启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 

些具有初步宪政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如龙兼公、毛泽 

东等主要以报刊、书籍、社团、演讲、游行等为平台 

或手段，大力宣传宪政知识和宪政理念，试图在腐朽 

黑暗的旧中国播下民主自由的种子，培养民主自由的 

社会风气。在湖南省宪自治运动中，具有强烈近代宪 

政理念和民主觉悟的新兴知识分子以长沙《大公报》 

等为载体，以集会、游行、示威、演讲、夜校等为手 

段或方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实行了一次宪政 

知识的大宣讲，进行宪政意识的培育。可以说民初湖 

南省宪自治运动推动了一大批具有宪政精神、熟悉宪 

政机制的社会精英的成长，以他们为主体对民众进行 

了一次必要的宪政启蒙。 

民初省宪自治中的宪政启蒙主要是围绕《湖南省 

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为聚焦点的。《湖南省宪法》制定 

之前，围绕着省宪自治的价值意义和基本理论，社会 

各界以长沙《大公报》《民国日报》《新知报》等为媒 

介展开了地方自治和宪政理论的大讨论、联邦制的大 

论争。通过宣传和论证向社会各界宣传了宪政的基本 

知识、联邦制理论的价值和省宪自治的意义，使得省 

宪自治运动基本成为全省公民的主流政治意识。在省 

宪制定过程中，社会宪政精英以长沙《大公报》等媒 

体为平台，对于省宪名称、省政制究竟是应采省长独 

裁制还是合议制、省宪和约法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 

进行论争，从而传播了省宪自治和宪政的基本理论和 

精神。通过省宪的制定，来自各地的省宪审查员经过 

省宪审查经历了省宪全过程。省宪审查员经过对省宪 

亲身审查实践， 对联邦自治、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权力制衡、地方自治机构的组成以及职权范围等一系 

列的宪政基本理论和精神都有了相对全面和深入的认 

识和领悟。省宪公布后，以省宪审查员为主要成员的 

省宪宣讲员被派往全省各地和当地的宪政精英一道， 

对省宪的基本内容、基本价值和精神进行了一次较为 

深入的省宪自治乃至宪政的大宣讲。在省宪创制后， 

社会各界以省宪为维权武器，向专制与邪恶进行有力 

的抗争。如前所述的长沙《大公报》的维权胜利，向 

社会昭示了省宪的权威之所在，向社会公众进行了一 

次生动的宪政精神的教育。 

尽管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中的宪政启蒙的广度和范 

围非常有限，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宪政意识依 

然很薄弱，但是在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长沙的宪 

政启蒙运动却是如火如荼。可以说，在军阀混战、战 

火纷飞的民初一二十年代，湖南省宪自治中的宪政启 

蒙达到了其可能达到的高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宪政 

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达到了社会的底层。这 

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宪政启蒙主要是在社会上层、底层 

社会的宪政启蒙一片空白相比，当然是一大进步。辛 

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中宪政 

启蒙的缺失却是关键。辛亥革命是在  1911 年湖北新 

兵大部被清廷临时抽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昌兵 

力空虚的情形下突然发生，各省云集响应而在短时间 

内取得成功的，革命党人来不及对普通百姓进行宪政 

启蒙，政权就被袁世凯篡夺。湖南省宪自治运动吸取 

了辛亥革命宪政启蒙缺失的教训，而在当时最大可能 

的范围内进行了必要的宪政启蒙。这也正是湖南省宪 

自治运动在湘省一呼百应，省宪自治运动一度进行得 

如火如荼的原因之所在。虽然后来由于武力统一的外 

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失败，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当时特定 

背景下省宪自治、省宪启蒙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只要 

人们还需要用宪政安排理想生活，省宪自治的宪政运 

动和宪政启蒙的价值就是无法泯灭的。任何政治文明 

的到来都需要思想启蒙，没有宪政启蒙，宪政文明就 

无法在中华大地上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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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省宪自治促进了广大民众 

公民意识的初步觉醒 

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既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 

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公民社会要求国家政治生活的 

民主化，要求公共权力的授予通过民主选举和法定程 

序来表达公众意志，反对个人或少数集团垄断公共权 

力。公民社会和政府能站在平等的地位，在同一平台 

上平等对话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图景。在民初湖南 

省宪自治中，可以说是公民社会力量的一次大爆发。 

在这次自治实践中，公民权利得到有力的张扬。在湖 

南省宪自治运动中，一定范围的公民民主觉悟高涨， 

甚至可以说，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看到的高度。 

如，公民团体的游街大会；在议会内部制宪主体的争 

议不决下，咨请省长征集全省民意，而不是他们自我 

表决。这些都体现了民权的张扬。湖南省宪自治是在 

清政府覆亡后，湖南人民为救亡图存的自觉行为，其 

社会参与程度达到了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峰，不仅 

深刻地打上了普遍的社会参与的特点，同时，由于生 

根发芽于乱世，又深深地打上了时局动荡的烙印。 

应该说，在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刚刚摆 

脱封建专制的樊笼，中国公民社会还处在萌芽时期。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民国的初创为 

公民社会的萌芽解除了制度枷锁。民国初创后，随着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传播逐渐深 

入。公民要求打碎专制奴役的枷锁、追求独立人格和 

自由平等之人权的呼声强烈，人们更加迫切地追求救 

国救民的真理。这一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政府更替 

频繁，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牵制公民的言论，这客观 

上为公民社团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 

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少见的思想自 

由时期，公民社会在萌生之后，即得到较快发展。公 

民社会一些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组建成各种公民社 

团，为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维护自身权益而努力奋 

争。中国公民社会萌生后，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激进民 

主主义者，为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领头羊的作 

用。 

在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中，公民社会权利诉求强 

烈。湖南民初省宪自治是中国民众从封建专制王权之 

下站起来后，挺直腰杆真正做人的一次努力和尝试， 

更是真正做一个有价值、尊严、 人格的人的一次尝试。 

驱张运动就是湖南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违背其运行宗 

旨而危害公民社会基本权利时的有力抗争。驱张运动 

成为湖南民初地方自治的前奏，是湖南公民社会力量 

联动的结果，是近代公民社会为抗击强权的努力奋争 

并取得胜利的典范。驱张运动是一次以学生为主体， 

主要以省城长沙等地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 

在驱张运动中，各个公民团体空前大团结，湖南民众 

的公民意识空前觉醒。正如杜赞奇所言，“在湖 南， 

运动起源于军事与民众运动的结合。1919年爆发了一 

系列反对北方军阀安福系派来的掠夺性的非湖南籍将 

军张敬尧的民众运动。这些运动背后是学生、教师、 

新闻记者、以及在其他省份的湖南同乡会。” [14](180−189) 

“湖南的民众运动坚持不懈地将湖南的独立或自治域 

激进的民主改革结合起来。省自治的话语已经完全与 

革命改造的话语结合交织在一起。” [14](189) 

公民制宪运动，是民初湖南省宪自治运动中公民 

社会权利诉求大张扬的又一杰作，是在宪政精英的率 

领下，公民社会各界权利张扬的协奏曲。在制宪主体 

问题上，公民社会坚持公民制宪，各公民社团为公民 

制宪的实现奔走呼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民制 

宪运动。1920 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初，长沙各界、各 

公民团体纷纷开会，讨论“省自治法”的起草问题。经 

过公民社会特别是公民团体的反复酝酿，湖南公民制 

宪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新民学会的会员、学联 

的骨干和各界进步人士为核心，以广大学生群众为基 

础，联合和推动教育、新闻、工商、律师混合政法各 

界人士，共同商议如何制宪的具体步骤。” [12] 10 月  5 

日、6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由湖南各界代表 377 

人署名的长达  4000 余字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 

“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之建议》， 系统提出了公民社会关于公民制宪的制宪目 

标、主体、组织、步骤和方式等宣言。10月 8日，在 

省教育会坪，湖南报界、商会、教育会、工会、农会、 

湖南改造促进会、 律师公会等 36个公民团体派出请愿 

代表 200 多人于省教育会开大会，公推毛泽东为会议 

主席。会上通过了由龙兼公、毛泽东起草的湖南人民 

宪法会议组织法和选举法要点，并拟呈请省政府办法 

施行。会上还决定组织“制宪请愿团”，推举方维夏等 

15 人为代表，于“双十节”组织向政府请愿。是年  10 

月 10日， 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和湖南各界公民团 

体的组织下，湖南公民社会包括学生、工人、商人、 

店员等在内的 2 万余人举行湖南各界自治运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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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宣读了《请愿书》，会后冒雨举行了“双十节游 

行”。在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中，湖南民众在公民团体的 

推动下，为了争取制宪权而自觉地团结起来，通过发 

表宣言、游行示威等形式积极表达公民社会的权利诉 

求。 湖南公民社会成长迅速， 代表公民社会的公民团 

体已经成为社会政治决策的重要一极，对基本法律制 

定施加着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在民初省宪自治中，公民社会的结社 

自由权得到彰显。公民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而单 

个的公民是一盘散沙，公民只有以各种公民群体的形 

式存在才能成为公民社会力量的有力凝结，才能在国 

家政治生活中成为重要的一极，从而发出强有力的权 

利呼声。因此，结社自由是公民社会一项重要的基本 

人权，公民只有自由结社才能凝成一股绳。民初湖南 

省宪自治中，公民结社自由的热情高涨，公民结社自 

由权得到有力张扬。在民初湖南省宪自治实践中，公 

团成为重大政治决策的影响甚至决定力量。一项提案 

或一项法令政策的提出，一般都会引起社会各界公民 

团体的普遍关注，重大法案的议决往往是政府、省议 

会和社会各公团和舆论等共进互动的结果。各公团在 

有关自治的重大问题上，往往召开联席会议，协调公 

民团体内部的意见，以期达成合意，然后向政治社会 

政府当局主张。在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中，各法团展示 

了其重要的作用。1921 年 7 月 10 日，为了整合各法 

团的力量，在公共事务中能够发出更为有力的声音， 

湖南各法团成立法团联合会，公推蒋育寰为主席。公 

民团体的大联合增强了公民社会的凝聚力，使公民社 

会在政治生活中更能发出有力的权利呼声。 

在公民团体的积极参政中，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 

权得到极大的张扬。民初湖南省宪自治实践中，公民 

团体不仅积极从事选举力争选出省议员充当代议士， 

而且积极组织监督选举，特别是学界在选举监督中表 

现最为积极。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学界临时选举 

监督团，并在各县成立了响应的分支机构，在选举监 

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中，公 

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权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维度展开。从 

积极方面而言，公民团体成为联系国家政府和公民个 

体的一个纽带，实现国家政府和公民个人的有效沟 

通，从而形成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积极互动，推动 

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消极方面而言，公民团体 

凝结公民社会的力量形成一股绳，从而对脱缰的国家 

政府公权力形成有力监督和制约。 

可以说，民初湖南省宪自治是民初湖南公民社会 

民主宪政运动的一场激越的变奏曲。在刚刚摆脱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的民初社会，在封建专制的阴霾仍然浓 

重地弥漫在大江南北黄河内外、军阀混战连连的旧中 

国，湖南公民社会发出了激越的民权呐喊。要公民制 

宪，不要官绅制宪，要民主不要专制，要自由不要奴 

役，要自治不要官治，公民社会发出了激越的权利呼 

声。宪政、民主、自由、自治成为这场省宪自治运动 

最为醒目的主题词。 

四、湖南省宪自治是超大型社会 

民主的最初尝试 

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就指出，“一个共和国，如 

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邪 

恶。 ” [15] 孟德斯鸠看到了一个大国特别是超大型国家治 

理的困难，即主要是内部的公权力的腐败。在一个大 

国特别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往往借助于中央集权的权威 

维护国家统一，但这种中央集权制由于缺乏应有的民 

主，政府缺乏公民的监督而腐败严重，公民自由也会 

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因此，在单一的中央集权体制 

下，大国特别是超大型国家往往在国家统一和公民民 

主自由的享有方面形成一个二律背反的难题。为了维 

护国家统一，单一的集权体制利用中央的优势地位， 

尽可能加强中央的权威。由于中央权威得到很大的加 

强，在国家——社会的关系模式上，就易形成“强国家 

——弱社会”的格局，公民社会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的 

空间受到不适当的挤压，公民社会难以对国家和政府 

形成有力的监督。而失去公民社会的监督或监督不力 

的政府就极易走向腐败。因此，在公民社会和国家权 

力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就成为近现代国家政治 

生活不可回避的话题，这在超大型国家尤其具有现实 

重要性和紧迫性。笔者认为，民初湖南省宪自治就是 

超大型中国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追求政治生活民主化 

的一种尝试。 

中国自秦以来主要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封建 

专制者为了强化其统治，不断地进行集权，到明清时 

期这种封建专制集权达到顶峰。在这种政制下，其优 

点是公权力能保持对社会绝对有效的控制，社会秩序 

相对稳定，然而却是一种消极的稳定。在权利和义务 

关系上是一种严格的义务本位，臣民被严格束缚在封 

建专制体制下，个人自由权受到严重压抑，个人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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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和创造性被扼杀。个人权利的严重扭曲，必然导 

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社会创造性严 

重被遏制，整个社会一潭死水。民国初建，封建专制 

制度被宣告寿终正寝，民主、共和、宪政成为时代的 

主题词。然而，如何使如此超大型国家在维持国家统 

一的基础上实现民主政治与宪政治理是摆在谋国者面 

前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孙中山看到了国家权力横向分 

权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提出了“五权宪法”的主张。但 

他没有能充分认识到国家权力纵向分权的重要性，尽 

管其也曾提出过地方自治的思想，但是对联邦制即分 

裂的理论误读和军阀混战的现实使他彻底放弃了联邦 

制的思想，从新又回归到传统的武力统一的老路上去 

了。袁世凯面对超大型国家的治理，由于其固有封建 

专制思想的浓厚和民主共和意识的低下，面对权力的 

诱惑他按照其自身思想的逻辑为国家治理开出了君主 

立宪的药方。但由于封建皇帝的名号经过辛亥革命已 

被国人在思想上彻底抛弃，袁世凯的治国主张也自然 

被国人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 

失败以及其本人的败亡，北洋军阀失去了权威核 心， 

中国又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本 

来只是面临着宪政民主化任务，随着国家分立、军阀 

混战，国家统一又成为另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尽管 

前者具有价值上位性，但后者更具有价值基础性。应 

该说，如何既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又保障国家宪政 

民主的实现始终是一个超大型国家面临的政治难题。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乃至联省自治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对我国超大型社会民主宪政化的一种尝试和努 

力。一方面，民初湖南省宪自治是追求国家统一的。 

尽管在省宪自治宣传时，在长沙《大公报》等媒体上 

曾经有过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但是这毕竟只是 

个别人的极端思想，只是当时个别激进民主主义者的 

主张而已，这种声音被维护国家统一的声音所否定， 

并没有为湖南省宪自治所实践。整个湖南省宪自治乃 

至联省自治运动都是始终以追求国家统一为其基本目 

标。如，《湖南省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湖南为中华 

民国之自治省”，《浙江省宪法》第一条“浙江省为中华 

民国之一自治省”等等，在这里中央和省的统属关系 

是极为清楚的。 另一方面，在追求国家统一的前提下， 

力求通过省宪自治——联省自治——联邦建国来逐步 

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与宪政化目标。可以说，民 

初湖南省宪自治是以国家统一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 

化作为自己双重的价值目标，是二者的统一。这条实 

现国家宪政与民主化的道路在哲理上是符合事物发展 

的渐进性原理的。在军阀混战的民初，南北互相难以 

征服对方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既以国家统一又以宪政 

民主化为目标的国家渐进式发展道路无疑是进步的。 

只要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客观分析民初 

湖南省宪自治乃至联省自治所处的历史背景，就难以 

否定其为国家统一和民主宪政双重目标所作的实践努 

力的历史进步性。 

可以说，湖南省宪自治理论与实践是民初湖南人 

对中国超大型社会如何在追求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现 

中国民主与宪政化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任何探索 

都是具有实验性的，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实验可能失 

败了。但只要实验的目标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无论 

如何不能否定实验本身的价值。正如长沙《大公报》 

记者“四愁”在“时评”中所指出的，“凡事若想成功，必 

先有一个试验，以为预备方可的，省宪上规定选举， 

这像是教员在那里讲授，设有这一门学科，调查、投 

票等，即是科学中的子目。等到接匦的那一天，就是 

试验的那一日，试验几次以后，必可成功。可断言的， 

就是各种观念看来，普通选举，在我们湖南，是必能 

弄好的，至于当前小小的毛病，简直不算什么，人民 

对之又何必怀疑呢？” [16] 

总之，民初湖南省宪自治是中国在旧的社会秩序 

被打破、旧的政治制度被推倒，新的全国性统一的政 

治制度、政治秩序还未建立起来的历史背景下，湖南 

民众在立宪派人士主导下试图重建政治秩序的一种可 

贵的努力和尝试。在谋全国总秩序、总建设而不可得 

的情况下，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试图从局部着手践行 

先分后总、从部分到整体的建设思路。在哲学上这符 

合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讲，更是在尊重 

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符合实际的举措。民初湖南省 

宪自治失败只是由于外界宪政异质力量的过于强大， 

然而其本身的宪政价值却是难以否定的。 

尽管湖南民初省宪自治只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一块 

试验田，尽管它还只是中国宪政的局部实验，在实际 

运作中它并未取得理想的成就。然而，它确是中国历 

史上宪政在一省范围内的公民实际生活中的第一次真 

正运作，是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宪政运作，为 

湖南公民社会提供了一次实践宪政民主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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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tional values of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of 
Hunan Provinc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ING Dechang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Abstract: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of Hunan provinc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the general trend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ch was the earliest trial to find the modern federalism, a real sense of the early Republican 
constitu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first democratic attempt of a large country.  It promoted the initial awakening of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itiation of civil society. Although it did not achieve the success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it 
was  the  first  real  constitutional  operation  in  real  citizens’ life  of  one  of  China’s  provinces.  It  provided  a  historical 
moment for a civil society in Hunan to practise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 Law of Hunan Province;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of province; fed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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